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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爱
母亲的爱

就像春日的细雨
滋润我的心田

母亲的爱
就像夏日的微风
吹走我的烦恼

母亲的爱
就像秋夜的明月
照亮我的方向

母亲的爱
就像冬日的暖阳
温暖我的胸膛

母亲的爱
陪我走过四季

　　的确，看
到“雨巷”这
两个字，总让
人想到戴望舒，

他那忧郁的诗句，
像那不疾不徐的雨，一滴一滴落下

来。那是让无数人难以自拔的雨巷。
　　我觉得，无论多么阳光的人，都有独属于

自己的孤寂，独属于自己的雨巷。
丁香，千千结，欲放未放，忧伤，彷徨，这就是诗人

心中的女子？其实，这一切应该是来自于诗人自己，那是他自
己的忧伤和彷徨。
　　戴望舒的性格是有很重的湿气的，是因为那个时代？是因
为经济的瘦薄？还是因为容貌的不足？那年，他遇到了心中的
女子，面对那个阳光正晴的女子，大抵唯有才华是他的底气，
可他落笔写下的是《雨巷》，那么孤寂的雨巷。
　　戴望舒忧郁的性格，适合文艺，而不适合生活。一辈子三
次遇到的女子都是活泼灵动的，都不是徘徊在雨巷里的女子，
这也许就注定了她们会一一离去。一个男人，在崩溃的那一
刻，几次都是以死挽留。死，不是风骨，是最深的忧郁。这正
是他的诗，也正是他的人，是让人叹息的苔藓。
　　戴望舒说自己的恋人有一颗天青色的心，怎么看也是他自
己有一颗天青色的心，时时欲雨。他说他的记忆，“它存在在
破旧的粉盒上，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
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湿湿
的，满满的，都是他《雨巷》的味道。
　　雨巷很短，像他的一生；雨巷很长，他一生也没走出来。
就感情而言，他一直在这里徘徊。
　　我有过自己的雨巷，那是和诗人截然不同的雨巷。
　　巷子，在北方叫作胡同。那年我还小，赤了脚在大雨的胡
同里来回奔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天喊地。邻居的小伙伴被
惊了出来，两人便在雨中摔跤。手较劲，紧紧地相扣着；脚较
劲，紧紧地抠进泥里，稀拉拉的泥浆在脚趾间痒痒地涌动。两
个人摔倒了，腿就缠在一起，在那泥水里来回翻滚。
　　我的雨巷，是如此酣畅淋漓的快乐，只是这雨巷很短很
短。实在说不上从哪一天开始，我喜欢上了诗歌，从此也就

走在了戴望舒的雨巷里，淡淡地伤感着，淡淡地忧
郁着。

　　那年，前一刻在下雨，后一刻也在下雨，女儿
出生的时候天却正晴。我觉得，那是阳光为她

在雨中开辟的一条巷子。多年在忧郁中踽
踽独行的我，一下子被唤醒了快乐

的感觉，写下了一首儿歌：
　　有个小老汉啊，去

赶集
　　赶集干什么呀？去卖鸡
　　遇到一条河，河里很多鱼
　　放下鸡，去摸鱼
　　摸呀摸呀摸，摸了两手泥
　　跑了鸡，没摸着鱼
　　气得小老汉呀，啪啪地拍肚皮，啪啪地拍肚皮……
　　写给女儿的这首儿歌，是我迄今为止写的唯一一首儿歌，
也是我成年之后，唯一一次和童年雨巷可以媲美的快乐。
　　那年旅居山中，我走进了另一条雨巷。当时正是秋分时
节，连绵的雨让我生了烦恼，坐在民宿的大门口，默默地发
愁。忽然，一阵嗒嗒的脚步声传来，那是一个扛着一捆谷子的
人正从巷子的远处走来，那拍击着水声的脚步，那么坚定有
力，泛着亮光的石板路上，他的影子似有若无，却很有一种震
撼感。近了，那人朝我嘿嘿一笑，说道：“地角剩下的一点谷
子，不能被雨糟蹋了，割回来灶台边烘烘。”
　　原来，民宿的大叔早起来了。
　　在那深深的雨巷里，我和大叔将最后两捆谷子背回来的时
候，自己感觉到了从没有过的一种踏实和幸福。当我将蓑衣挂
在山石墙的木头橛子上时，忽然发现那蓑衣像是老鹰的翅膀，
我似乎是体验了一把在大山里的飞翔。这应该是那次来山里的
“最值得”。
　　山中的雨巷，如此积极、
乐观。
　　南南北北，走过那么多
巷子，你可曾遇了雨，在雨
中曾遇了谁，又曾遇了怎样
的自己？
　　不同的我们，是那不同
的雨巷。诗人的雨巷自然是
诗，我曾经的雨巷是儿歌，
大叔的雨巷是散文。人这一
辈子，不是诗歌，也不是儿歌，我觉得应该是
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核心似有又无。我们的
生活不正是这个样子吗？似有方向，似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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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我骑电瓶车载着小儿去他奶奶家。忽然，一只
浅黄色的小野猫颤巍巍地跑了过来，喵喵叫着，躲入电瓶
车的阴影中。秋日的正午，阳光是有些燥。
  小儿笑嘻嘻，蹲在它身边，眼睛生亮：“妈妈，它不
怕人。”“是啊，好可爱。”我也由衷赞叹。我的童年，
玩具不多，相伴最多的就是各种猫猫狗狗，活泼的、桀骜的，病死一只，伤
心之后，再养一只。它们，是朋友一般的存在。
  “妈妈，我想养它。”小儿的目光舍不得从它身上移开。“我也想，可
楼上没法养。”我叹息。“可以带到奶奶家呀，奶奶家有院子，可以和小兔
子放一起。”他的声音有些雀跃。我也心动了。猫吃得少，想必不会给老人
带去太多麻烦。
  我俩兴致勃勃地找来一个纸盒，小儿坚定地伸出手，笨拙地把小猫放入
纸盒，边放边咯咯地笑，想必是被猫儿柔软的毛皮挠得痒痒了吧。猫儿有些
惊慌，叫声中有哀意，我轻声安抚：“别害怕，带你去吃好吃的。”它一
怔，竟然舔了舔嘴唇，安静下来。我和小儿笑成一团。
  我把纸盒放在电瓶车篮里，坐在后面的小儿不放心：“我抱着吧。”
  虽然极其爱这小东西，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它身上有细菌，担心它不小心
伤到小儿，边骑车边紧张地关注着它从纸盒中伸出的小脑袋：“没事，我觉
得它不敢跳。”
  话音未落，它“咻”地一下就从我眼前滑过。小儿急得大叫：“妈妈，
快停车，快停车。”我慌忙停车，猫儿没有逃跑的意思，站在不远处，温柔
地望着我们。小儿再次把它放入纸盒，坚定地说：“妈妈，我抱着它。”
  路上，我们边笑边聊，小儿担心着，担心猫会抓伤兔子，又担心兔子会
欺负猫，纠结到时候自己该帮谁……
  到奶奶家了，一进大门，小儿就兴奋地喊：“奶奶，你快来，给你个惊
喜。”首先闻讯赶来的是老公，他眉头一皱：“弄只野猫干什么，快放回
去。”小儿眼中的光顿时灭了。我知道，前段时间学校多了几只野猫，有学
生逗弄，被抓伤了，去医院打了针。老公在家里念叨过好几次。
  但我的心还是沉了下去。这是短暂的快乐啊。
  一回头，小儿不见了。我去找，见他站在屋头的空地上，眼睛红红的，
掩饰性地一低头，说：“没事。”我心一疼，多希望他像小时那样撒个泼，
哭喊着说自己特别想养猫。我哄他：“咱们去找点吃的，喂喂小猫吧。”他
摇头，转身往家走：“你自己喂吧。”整个中午，他郁郁寡欢。
  我们要回家时，他小声地问我：“妈妈，小猫呢？”我说：“你爸爸装
盒子里了，要带回小区。”他点点头，没说话。我知道他心底原本还存着一
丝侥幸。
  回到家，很快就接到他从奶奶家打来的电话：“妈妈，小猫呢？”我几
乎要溢出眼泪，安慰他：“放小区里了。你回来后，说不准还会见到它。”
“嗯。”他轻轻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潍城区南关街办中心小学 张碧彤
指导教师 安仲芸


